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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江西主要领导期间，

经历过许多事；退休后，对一些

琐事，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点儿，

都是真实情况的记录。至于有些

事是否处理得妥当，都已过去了。

刚到江西工作时，有一天，

一个亲戚找到我说：“有一个告

状的，讲状子如能送到吴省长手

上，问题解决了，给一汽车木材。”

我大吃一惊，说：“告状找有关

部门，我不能收这个材料。你利

用我为你谋利，我做不得，请你

谅解。”自然是把他得罪了。

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有

位副厅级领导到我办公室，告他

单位一把手的状。我耐心听了半

个小时，他还喋喋不休。我说：

“请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

你有什么缺点？你向他当面提了

没有？”他不做声。我心想，来

说是非事，多为是非人，就说：

“你回去吧，如有意见，你同他

交换，你说的这些事，似乎不是

原则问题。”他无趣地走了。

1989年 12月，李村同张村

因鱼塘问题发生矛盾，各自的乡

领导都指责对方，说自己管的村

有理。县里派的工作组从各方面

点滴在心

吴官正

调查核实，很难拿出处理意见。

我到这县考察，听说李村和张村

纠纷没有处理，就说：“我给你

们出个主意，一天就能解决问

题。”县里的同志说：“那太好

了，我们一定照办。”我说：“把

两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对调，

你们看如何？”大家听了，都说

“是个好主意”。当天下午，县委、

县政府召开会议，作出对调的决

定。干部群众大多数赞成，少数

不做声。这两个乡的领导不知说

什么好，只好服从，事态很快平

息了。不久，县委召开乡镇领导

会议，这两个乡的主要领导见面

时，相互握手。其中一位说：“真

没想到，县里来这一招，如果以

后哪两个村再发生矛盾，我们也

用这一招。”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年，新余、宜春几个相

邻村子械斗，放火烧房子，砍油

茶树，炸排灌站，还打死了人，闹

得越来越大。那天我会见外宾后，

回到办公室，常务副省长蒋祝平

和副省长张逢雨对我说：“省长，

请你去一趟吧，我们没办法了。”

我应了声“好”，随即坐车去宜春。

路不好走，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左

右才到。早晨五时左右，我把公安

厅副厅长卓枫等同志找来了解情

况，商量采取果断措施。七时半开

会，市地和他们分管的县市主要领

导都来了，我说：“双方几百人

真枪真刀搞械斗，务必坚决制止，

此次处理后，这个地方 30年不应

再发生械斗。具体措施：一立即拘

留五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们

是策划组织者；二对涉嫌犯罪的

13个人，公安部门立即拘留审查；

三被打死的人，务必在上午 9时前

收尸，否则我坐在他旁边，你们的

书记、市长来陪我；四收缴一切械

斗工具。”这四条一讲，气氛就开

始紧张。我接着说，你们地、市、

县党政一把手，都表个态，一人只

说一分钟，结果都表示赞成。这时

有个同志插话，我火了，说：“你

又不是一把手，没有要你说话。”

气氛更加紧张了，在座的领导都很

震惊，没想到我们下这样的决心。

公安部门立即采取行动，大概上午

十时，我到几个村走了走，群众理

解支持，认为不这样不行。此事已

过去20年了，最近我在新余听说，

那以后一直很太平。

大概是 90年代初的一天，有

位同志突然来到我办公室，求我

救救他孩子，说小孩在工厂受了

批评，跑去当和尚，全家哭得昏

天黑地。我派人找到这个寺院的

住持，请他做小孩的工作。他很好，

对小孩说：“我们出家人，总是

慈悲为怀，家里的人都希望你回

家，还是回去好。”小孩很固执，

后经过住持几天的耐心劝导，才

同意回去。此时，工厂又要执行

纪律，我担心出现意想不到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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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给这个厂的领导打电话：“你

执行厂规是对的，但考虑到这个

特殊情况，盼你支持，先别给他

处分，欢迎他回去。他才 19岁，

到一定时候再教育批评，向你求

个情。”厂长很通情达理，这个

家的哭声变成了笑声。我却笑不

出来，很难受，不这样怎么办呢？

挽救这家庭合情合理，但却要厂

长不执行纪律，心里很矛盾。

1990年秋的某天，二姐带她

的一个儿子到我家。吃饭时，提

出要我帮助安排工作，我很不冷

静，说：“我死了，你们不过日

子？我办不到，别说了。”二姐

没做声，饭再也吃不下去了。看

到她这样，我很后悔，不办可以，

就不能好好说吗？午饭后，她就

走了，肯定很生我的气。此后，

我没再见她一面。这件事，想起

来就痛苦，当领导的有时也可怜，

亲戚有难处，心里同情，但像他

们这样困难的，甚至更困难的还

有啊？我是公职人员，又是领导

干部，哪能关亲顾友？我最看不

惯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一有权就

谋私，他自己家里的人，包括三

亲六故、七姑八姨，除了猫和狗

没安排工作，其余全安排了。后

来，我发现了这么个人，下决心

调整了他的主要领导职务。

大概是1991年，一天早晨，

两个男青年到我家，一个说：“美

国一个大学已同意我去上学，离

职时单位要我交一万六千元。”

我问：“有合同吗？”青年答道：

“入厂时确有承诺，实在没办法，

只好求助你。”我说：“要问问

情况，你们先回去吧。”他们走

后，我给这个单位领导打电话，

问可否酌情减免他的违约金，并

说，去留学是好事，即使不回来，

也成全他，只要他爱国就好。这

个单位的领导很好，同意免了。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茶几上一串

钥匙不见了，猜到是他们哪位不

注意随手带走了，就要身边的同

志去要了回来。当时，有的同志

很生气，我说：“不要猜测了，

上班去吧！”

1993年的一天，有人到省政

府上访，接访的同志很不耐烦，

态度不好。我知道后，严厉批评说：

“务必善待上访人员，如果上访

的是你父母兄弟姐妹，你会是什

么态度？”这个同志很虚心地接

受了批评。我在江西当省长，群

众写给我的信有 6.9万多件，我批

阅的有 4700多件。不少人写信给

我，反映考上了大学缴不起学费。

我对因家贫而不能继续学业有切

肤之感，对这类来信总是设法帮

助。1994年 12月，我同时收到南

京大学一位学生和她的辅导员给

我的信，反映这位学生父亲早逝，

家中6口人全靠她母亲负担支撑，

家中几乎断粮，就是转粮油关系

的550斤谷子，也是到处借凑来的，

对能否完成4年学业感到渺茫。我

当即给这两位同志回信，让她安

心学习，家里的困难当地政府已

作了安排，也请学校给予帮助。

我还请省政府办公厅给这位学生

转寄去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当省长那十年，家庭生活并

不富裕，住的房子也很破旧。爱人

扫地、买菜、倒垃圾，几乎天天做。

有一次，一个从广州来的同志看到

她倒垃圾，问：“这是吴省长家

吗？”爱人回答“是”。他说：“你

是他家保姆吧？我有事找省长。”

她说：“进来吧。”我从楼上下来，

爱人对我说：“有人找你。”我不

认识此人，他说是某某的大儿子，

他爸向我问候，并提出要我办事。

我说：“办事要按程序，我从不

干涉不该我管的事，请你谅解。”

他还算好，没有纠缠，说自己去找

有关部门试试，接着说：“你家这

个保姆话不多，很有礼貌。”我知

道他是说我爱人，“啊”了一声，

不知说什么好。

几年后，我回到久别的家乡。

想到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不

容易，就在家里请了两桌饭，喝

点儿酒。这些同志都是好样的，

我不会忘记他们，但也不能不顾

原则关照他们。说心里话，有时

在感情和原则之间很矛盾，但也

只能从原则出发。

我有时很想念大姐和妹妹。

她们实在可怜，没念过一天书，

没过过好日子，一直在困苦生活

中煎熬。我能为她们做的，只是

每年春节前寄些钱去，以表心意。

大姐 80岁了，风烛残年。妹妹也

年近古稀，天天伴着瘫在床上的

丈夫，苦熬日子。她们是千百万

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所幸她们

的后代日子过得去。这十多年来，

她们的子女没找我提过要求，可

能认为提了也不会办，还要挨训，

不合算。她们也许心里对我有意

见，但从未听到她们骂我。其实

就是骂几句，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要当好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

而且只能这么做。


